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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张家的情况，原国家
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梁
中堂介绍，法律在落户上并无
相关规定，婴儿出生后一个月
以内，可由户主、亲属、抚养人
或者邻居向婴儿常住地户口
登记机关申报出生登记。“但
部分地方政府管理中有要求
公安户籍管理部门配合，超生
需罚款才能上户。”

北京市京润律师事务所
韩骁证实了此观点，“北京市
在第五次人口普查时表示，超
计划生育出生人口在缴纳了
一定的超生社会抚养费后，可
按正规程序到派出所办理落

户手续。”枣林庄村主任刘某
和北京市通州区人口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工作人员同样表
示，张家户口没解决，是因为
社会抚养费至今未缴清。

“超生 6 子的个例很少
见，父母负有主要责任。”中国
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
心教授侯东民表示，对于违反
计生政策的家庭，收取一定社
会抚养金属于合理的经济处
罚手段。但对于孩子已出生
的既定事实，侯东民建议，相
关部门可适当降低罚款，或分
期支付，妥善处理孩子户口问
题。 （据新京报）

七子之家 被超生困住的人生
超生六子女中4人至今无户口，影响学业、婚姻等；计生委表示需缴纳70万社会抚养费

总是让9岁女孩张晓曼满面愁容的，是她的“黑户”身份。作为家里第七个孩子，她同其他超生的5个哥哥姐姐一样，难以取得户口，甚至因户口
改变人生。在此之前，二哥张泽金、三哥张泽龙、四姐张金鑫已相继因没有户口而无奈辍学。相同的原因还导致二哥、四姐无法如常人般领证结婚，
抚养自己的孩子。四姐因此而患上抑郁症。去年，北京市通州区计生委开具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成为他们解决户口问题的唯一出路。但六
兄妹总计70万元的费用让这个因超生而更加贫困的家庭陷入恶性循环。

生下女儿张晓曼时，王茂臣已44
岁，丈夫张伯增则年过五旬，而这已
经是他们的第七个孩子。

通州区张家湾镇枣林庄，这个九
口之家因为超生而被众人知晓。

1982年，经人介绍，刚满20岁的
王茂臣嫁到北京通州枣林庄，丈夫张

伯增比她年长 7 岁。王茂臣的户口
也随婚姻落至北京。1984年，长女张
松涛出生。孩子刚能坐起来，村里计
划生育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就敲开家
门，主动为孩子上了户。也是在这一
年，我国第一代身份证及相关制度开
始使用施行。

女儿满月之时，开心的张伯增邀
来亲朋，摆席庆祝，但种地为生的张
伯增也始终认为，家里孩子要多一
些，这样热闹。此外家里必须要有男
孩，能下地干活。

1986年，张家老二出生，如张伯
增所愿，是个男孩。

然而，男孩的出生并未让张家就
此停止添丁，反而像是打开了一道合
不上的闸。此后间隔短或两三年，长
则六七年，其余两男三女五个孩子接
连出生。

这个 7 子家庭对村里来说是一

场“事故”，一名曾参与计生工作的村
民说，村干部曾多次告知张家，超生
一个孩子，会影响整个村、镇、甚至区
县的绩效考核，孩子上户也是难事
儿。多名村民证实，因计划生育衍生
出的“一票否决制”，导致村里超生不

敢上报，担心被扣除绩效、抹掉奖金。
“一个家庭超出这么多人，村里

总要有个交代”，一村民回忆，张家三
儿子出生两年后，遇上全国第四次人
口普查。对于没有户口的孩子，村里
想出个招儿：就按“外来人口”登记。

7个子女也让张伯增夫妇压力巨
大，最直接的困难就是经济拮据。

张家并不富裕，靠种麦子和玉
米，家里一年有一万多的收入。因幼
时一次意外左手断了 2指，右眼失明
的张伯增，每月还能再拿到 100元的
残疾补助。但杯水车薪。

张伯增在玉米地里开辟出约 10

平米的小块土地，种了黄瓜、茄子、豆
角等家常菜。开饭时，王茂臣常炖满
满一锅蔬菜，倒进不锈钢盆里，孩子
们拌着米饭吃。

即使孩子们都是长身体的时候，
家里也很少开荤。按父亲的预算，全
家每日基本消费不能超过 10元。肉
不是想吃就能吃到，也不是节假日就

可改善伙食，而是粮食什么时候卖出
去了，父亲高兴，母亲才能买点肉回
来。

1988年，西侧邻居家新盖了房，
墙体比张家要高 2米，张伯增迷信风
水，认为这样会压了运气，当时存款
不到 100 元的他跟亲戚朋友借了 4
万，翻新了主屋。

而户口带来的不便也逐渐显现。
这座以枣树成林而得名的村庄，

可耕地面积达 2600 亩，整个村子靠
种地为生。90年代初，村里开始按户
口本上的人头分地。因为老二、老三
没有户口，家里为此少给16分地。

更严重的影响是孩子们的学业。
因没有户口，老二张泽金无法参

加中考报名，父母商议了一周，决定

让他放弃学业。两年后，老三张泽龙
遇到同样难题，无奈效仿了哥哥的老
路。四女儿张金鑫坚持读到了高中，
却还是因为无法报名参加高考，选择
终止了学业。

今年 9月，老五张泽东升入离家
7公里的张家湾中学。能上高中对张
泽东来说是新的开始。两年前，本该
正常升到初三的他，因为没有户口，

无法进行中考报名，回家休学一年。
被暂停入学的张泽东窝在卧室

的电脑旁，将门关上，音乐声调到超
出正常分贝，玩同龄人中流行的网络
游戏。父母需要干活时，张泽东会停
下手中游戏，起身帮忙。但一提到

“学习”二字，张泽东会冒出脾气，皱
起眉头，扯着嗓子喊，“念书有什么
用，没有户口，我什么也做不了。”

辍学后，老三张泽龙开始找工
作。没有学历、没有经验，正规的厂
子进不去。未成年的他只能在开春
后，找到家附近的小厂子做零工，帮
忙搬砖铲泥。他回忆说，那时冬天刚
过，气温还不算高。他每日要从砖厂
运出 6000 块砖，送往村里盖房的各
处地方，一天下来，腰酸背疼。小厂
子不缺人时，张泽龙就只能闲在家
里，帮父母下地锄草、施肥，照顾弟
妹、刷锅刷碗。

但比起四妹的经历来，这些艰苦
变得不值一提。

作为女孩，家人默许四女儿金鑫
在高中辍学后恋爱结婚。

金鑫没有拒绝互联网的诱惑，通
过网络聊天对一名男生产生好感，
2013年7月17日，两人举行了婚礼。

但“黑户”问题使他们的婚姻无
法具有法律效力，领不到结婚证。结
婚一年后，孩子出生，也无奈继承了
母亲的“黑户”身份。

思想还未成熟的金鑫，因户口问
题与婆家产生过一些不快。她向丈
夫提出离婚，男方家要求抚养孩子，
这段没有登记的婚姻宣告结束。

但婚姻对金鑫的影响并未结
束。刚过 20 岁的她在爱情破碎后，
患上了抑郁症。她开始不爱说话，一
人坐在沙发上发呆、自言自语。有时
会突然拿起杯子砸向自己的哥哥，有
时会趁家人不注意，悄悄跑出家门，
让家人四处寻找。金鑫在“婚姻”结
束后没有再见到过自己的孩子。

与恋人孩子分离的，还有家里的
二哥张泽金。他与女友的孩子也在
出生两个月后被女方家人带走。理
由是张家连户口也解决不了，更没有
条件让孩子过好日子。

作为长女，张松涛是家里
唯一出生就有户口的孩子。

刚过 30 岁时，父亲张伯
增催促她找对象，被张松涛拒
绝。她心里仍保持对爱情的幻
想。“结了婚，我们家这么多孩
子，对方可以理解支持吗？”

张松涛在通州区一家超
市的洗漱用品柜台做导购。作
为大姐，她每月三千出头的工
资是家里种地外的唯一收入。

此前为了上班方便，张松
涛在超市附近租了房子，这是
一间只能放下一张床的单间，
每月房租不到300元。

为了省钱，张松涛一顿饭
会分两次吃，1米62个头的她
只有90斤重。一次低血糖，张
松涛晕倒在地铁，母亲王茂臣
放心不下，让她回家。张松涛
放弃了出租房，改乘近两小时
的公交上班，她算了笔账，这

样每月能多省出一百元。
最小的七妹与大姐差二

十多岁。刚上 4 年级的张晓
曼，与大两岁的六姐张晓敏个
头差不多，一样的发型、相似
的脸蛋儿，走在路上，外人都
以为是双胞胎。

7个孩子的大家庭，至今
没有一张全家福。记者拿出相
机时，张晓曼收起脸上的表
情，眼睛直直盯住镜头。

“为什么不笑呢？”“我笑
不出来。”“怎样才能让你开
心？”“有户口。”

没有户口，6个孩子感冒
发烧，都只能去附近的诊所看
病。稍微严重点，男孩会拿父
亲的身份证、女孩拿姐姐的身
份证。长期服药的老四，病例
本上就是大姐的名字。

“户口”是一家人近三十
年来生活的主题。

为了户口的事，老三张
泽龙也成了计生委的熟脸
儿。常常一到门口，工作人
员就知道了来意，回复有消
息会通知。

村里不行，张泽龙跑到
张家湾镇，镇里不行，他又找
到通州区。

2010 年，计划生育推广
后第六次人口普查。张伯增
被村里建议，让孩子回妻子
的老家河北开当地出生证
明，没准能上户。

王茂臣回到娘家，问过
医院，医院回复“哪里出生，
就在哪开”。

事情终于还是有了转
机。2010 年起，村里对超生
孩子上户陆续放宽。只要缴
纳完社会抚养费，计生委就
给开证明，派出所就可以上
户。2014年5月底，张家的社
会抚养费征收通知书被送到

了家里。
北京市通州区计生委开

具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
书”显示，根据2012年农村居
民年人均纯收入 16476 元的
标准，对张家征收社会抚养
费。限于收到决定书之日起
三十日内缴纳，逾期未缴纳
的，自欠费日起每月加收 2‰
的滞纳金。其中，张家二子
张泽金需缴纳 2000 元，三子
张泽龙 3000 元，六妹与七妹
应 分 别 缴 纳 263616 元 与
329520元。六兄妹共计缴费
金额七十万元。

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
张伯增为老二、老三缴纳了
费用，其余孩子暂时搁浅。
今年 7月 7日，张泽金与张泽
龙拿到了户口本。

张泽龙还在继续为弟弟
妹妹奔走，“老五还有两年参
加高考，时间等不及。”

要为孩子上户口，首先要
为超生付出代价。

大集体时期，生产队社员
参加生产劳动，每天会得相应
报酬的“工分”。早期超生的
家庭找到大队，扣除 500 至
1000 工分，可为孩子换取户
口。

那时的“工分”相当于现

在的工资。起初生下老二，张
伯增并未认识到户口的必要
性，省了“工分”。直到孩子该
上学，张伯增急了。

上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
代初，计划生育加大力度，张
伯增多次来到村大队、派出
所，得到的回复均为“超生，没
办法。”

■ 专家

父母负主要责任 可减少或分期缴费

难以承担的费用

为户口奔走近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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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生事故”

七子之家

无户口致三兄妹相继辍学

通州张家湾镇枣林庄，张伯增一家9口，因其中6个孩子为超生，长期没有
户口。目前，还有4人须缴纳70余万元的社会抚养费后，才能补办户口。


